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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
8

■本报记者余春红

近
10

年来， 尤良俊几乎是掐着手
指头过日子，觉得时间特别漫长。

尤良俊是温州首家民办医院苍南县
龙城中医院的院长，

10

年前因医院被行
政处罚，开始了

10

年的“ 民告官”之路，

如今离这场官司的终局越来越近。

医院遭遇行政处罚
尤良俊还记得，

2001

年
12

月
1

日晚，苍南
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，

8

名中毒人员被送往
苍南县龙城中医院救治。

就在医务人员忙着抢救病人时， 时任苍
南县卫生局局长的黄某来到了医院“ 执法”。

黄局长称，龙城中医院在“ 非法行医”，要“ 整
治”。 据当时在场的医务人员回忆，黄局长满
身酒气， 还临时通过手机找来卫生局的

6

名
干部。

这一夜在不平静中过去了。当晚抢救的
8

个中毒患者转危为安。

然而次日， 黄局长又带了一帮人去了医
院“ 执法”，第三天立案。“ 半个月不到，来‘ 执
法’了

6

次。 ”尤良俊说。

2002

年
5

月
31

日，苍南县卫生局作出苍
卫罚字（

2002

）

93

号行政处罚决定，认定龙城
中医院未取得 《 射线装置工作许可

证》 ，擅自开展
X

射线诊疗活动，没收其一年
的营业收入

93

万余元。

“民告官”屡败屡诉
“ 我们当然不服。 ”面对行政处罚决定，尤

良俊认为，这是卫生局个别人在滥用职权，挟
嫌报复。他说，

1995

年，龙城中医院建院时，就
有了

X

射线诊疗装置。 温州市卫生局在验收
后发放的《 医疗机构注册证》中就载明了这些
设备。

1998

年，省卫生厅给龙城中医院的
CT

机颁发了《 大型设备应用许可证》 ，记载了规
格型号和生产厂家。“ 既然允许机器投入使
用，其前提就是允许装置。 ”

至于《 射线装置工作许可证》 ，尤良俊说，

事发时， 苍南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没有给当
地任何一家医院颁发过该证。 在

2002

年
5

月
31

日的处罚之前， 苍南县卫生局曾因同样的
原因处罚过龙城中医院一次， 要求该院限期
改正，并罚款

5000

元。 此后，医院进行整改，

并多次申请办理 《 射线装置工作许可证》（ 达
到合格的防护射线标准） ，卫生局未予批准。

2002

年
7

月，龙城中医院提起诉讼，请求
法院撤销苍卫罚字（ 2002）93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卫生局答辩说，对龙城中医院的违法行
为进行查处 ，是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，认定事
实清楚 ，证据确凿 ，法律适用准确 ，程序规
范、合法。

当年
8

月，苍南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维
持苍南县卫生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龙城

中医院不服，上诉到温州市中级法院。

同年
12

月
19

日，温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二
审判决，认为龙城中医院未领取《 射线装置工
作许可证》 ， 从事射线诊疗活动的违法性，予
以确认。 同时认为“ 苍南县卫生局对龙城中医
院作出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处罚， 属自由裁
量范围，且责罚相当”。

龙城中医院并没有就此认命， 向浙江省
高院提出申诉，最终被驳回再审申请。

2006

年
龙城中医院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，

2007

年
5

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转至浙江省高院进
行复查。

10年后再审老案
认为被罚得冤的龙城中医院发誓将官司

打到底。 在此后的几年里，龙城中医院继续收
集新的证据材料， 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
抗诉。

2009

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，向浙
江省检察院交办提请抗诉。

2010

年，省检察院提起（ 2010）浙检民行
抗字第

45

号行政抗诉。 抗诉认为，龙城中医
院在申诉期间提供的新证据， 用以证明本案
案发前苍南县相关公办医院均未领取 《 射线
装置工作许可证》 ，却并未受处罚，“ 苍南县卫
生局对龙城中医院的处罚显失公正”。 由此，

省检察院抗诉认为温州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
依据不足，提请依法再审。

同年
11

月
1

日，省高院对该案再审开庭。

8

年后，龙城中医院再次和苍南县卫生局对簿

公堂。 此次庭审，龙城中医院申请了
4

位证人
出庭作证，其中有卫生局的经办人员王大茂、

国家卫生部放射卫生专家组成人员郑均正教
授等相关人员。

王大茂证明说，

2002

年之前，除了龙城中
医院，苍南其他医院都没发过《 射线装置工作
许可证》 ，

2002

年七八月份的时候， 也就是行
政官司开打后，苍南县卫生局开始“ 补发”，把
发证时间填写提前一年。 王称，其中有几张证
就是他补写的。

卫生局提供了部分医疗机构的 《 射线装
置工作许可证》等证据，以证明其他相关医疗
机构具备许可证，其对龙城中医院并非“ 选择
性执法”。

但是龙城中医院的代理人在质证中指出，

这些许可证卫生局无法出示正、副本原件，存在
明显造假迹象。 如

2001-001

号许可证的发证时
间是“

2001

年
9

月
10

日”，而证号为“
2001-007

”

的发证时间却是“

2001

年
9

月
2

日”。 证号
99025

龙港新渡村卫生室，发证时间
1999

年
11

月
10

日， 与证号
99025

李传中骨伤科诊所
（发证时间为1999年9月10日）同一个
证号。 苍南县第二人民医院正、副本号
时间不符，且无法出示正本原件。

据悉， 省高院再审开
庭已过去半年多，目
前此案尚无结
果。

儿子把拜年的亲戚全都赶走
54

岁的何某是宁波江东区人， 和妻子
许女士、儿子阿恒住在余姚市。 阿恒今年已
经

26

岁了，可是他不愿出去工作，天天在
家“ 啃老”。

“ 我和老伴就他一个独子，小时候很疼
他，捧在手心里当宝贝！ ”何某回忆。 可是，

儿子上了初中， 就开始让他和妻子头痛。

“ 他脾气很犟，经常跟我们吵架，还砸家里
的东西。 ”

后来，阿恒上了高中，父母都指望他努
力读书考上大学。 可儿子却经常和几个社
会青年鬼混，不务学业。

“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，干脆搬到乡下
去，让他离开现在的社交圈子，对他的成长
可能会好些。 ”于是，夫妻俩放弃了在宁波
的工作，全家搬到了余姚市三七市镇。

“ 可是因为这个事， 儿子心里很恨我
们，这几年脾气变得更坏了。 ”

何某说，儿子养了一条宠物小狗。 今年
过年时，儿子带小狗到亲戚家串门，亲戚们
看小狗很逗，就喂它吃东西，结果回家后小
狗开始拉肚子 ，儿子就很生气 。

正月里 ， 阿恒的外公外婆和亲戚来
串门 ， 他却因为小狗的事发作起来 ，不
让大家进门 ，还把礼品全扔了出去 。 亲
戚们被赶走后 ， 何某骂了儿子几句 ，没
想到儿子竟然动手打他 ，还把他的左手

大拇指咬破了 。

就因为没做饭爹妈被关在门外
出事那天一大早， 何某夫妇有事出门

了。 平常都是妻子许女士给儿子做饭吃，考
虑到今天很晚才回来，许女士就淘好了米，

买了儿子爱吃的鸡蛋放在冰箱里， 等他起
床可以自己烧饭吃。

“ 儿子醒来，发现没人给他做饭，就在
电话里跟我发脾气，‘ 你们不管我不要紧，

关键是狗要饿死的’。 见他无理取闹，我就
挂了电话。 ”

何某说，他和老伴回到家已经是下午
4

点多了，发现门打不开。 这时，儿子从二楼
窗户里把一个垃圾桶朝他们扔了过来，垃
圾洒了一地。

“ 老伴哀求儿子开门，儿子不理睬。 我
说，你也得让你妈进去啊，她中午就吃了一
碗馄饨。 儿子说，放我们进去可以，但要给
他几千块钱，他要出去玩散散心。 ”

何某犯愁了，家里经济不宽裕，银行卡
里只有

4000

元钱，是打算给儿子考船员用
的。 但这会也没办法，他只好跑到银行取出
钱，老两口这才进了家门。

多年积聚的怨恨
回到家，许女士忙着烧饭，何某走进儿

子的卧室，劝他以后不要再骂父母了，一家
人今后和睦点。“ 儿子没有理睬我。 ”

吃晚饭时， 儿子没有下楼。 许女士叹
息：“

4000

块钱没了， 拿什么给儿子交考试
费？ ”

儿子在楼上听见了，就跑下来吵架。 许
女士很伤心，对儿子说：“ 你这么闹，还让不
让我们过日子？ ”没想到儿子听了，冲进厨
房拿出菜刀，摆出一副要砍人的样子。

“ 为了息事宁人，我让老伴先出去倒垃
圾，老伴哭着出了门。 ”

可是儿子仍然不答应， 他骂道：“ 除非
你把她赶出家门， 否则晚上我就一把火烧
了这个家！ ”

这时，何某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他
想起这些年来儿子对他和老伴做出的种种
伤心事，突然控制不了自己，上前一把用手
肘夹住儿子的脖子。

“ 那时候，我越想越生气，脑子一片空
白，就想发泄。 ”

儿子挣扎着， 和他一起倒在了卫生间
门口。“ 我看见洗手台下有一根电线，就抓
过来套在他的脖子上，大概有

5

分钟左右，

他不动了。 ”

何某从卫生间拿出一块毛巾， 盖在儿
子的脸上。 随后，他用手机打了

110

，对接警
员说：“ 我杀了我儿子。 ”

就这样，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直等
民警赶到。

苍南一民营医院诉卫生局“ 选择性执法”

官司前后打了近10年还没有终局

父亲用电线勒死“ 逆子”后报警
这起惨案是面镜子，可以照见家庭教育的某些缺陷■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通讯员罗姚庆

今年
2

月
23

日晚上，余姚市公安局
三七市镇派出所接到报警：石步村杨梅苑
发生一起凶杀案。报警电话里传出沉重的
男声：我杀了我儿子。

民警赶到现场，只见一个
20

多岁的
小伙子躺在卫生间地面上，已经停止了呼
吸。 客厅的沙发上，坐着一个

50

多岁的
男子，抱着头一脸痛苦。

男子说，自己用一根电线，亲手结束
了儿子的生命。

这对父与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目
前， 此案已经移送宁波市检察院审查起
诉。 而昨天，看守所里的父亲何某向笔者
讲述了他内心深处的秘密。

记者手记：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在看守所里，何某的样子让人心酸。他头发花白，50多岁的人看上去却像60多岁，满脸沧桑和忧

愁。看得出来，他很爱儿子，爱之深，才有恨之切。
然而，这位父亲的悲剧，折射出的是“爱”背后的教育问题。杭州温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心理咨询师李彬分析：“何某

夫妇给了孩子‘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’的生活，却扼杀了孩子的独立能力；孩子一闹情绪，父母就妥协，助长了孩子的任性、
蛮横和自私；对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，父母没有正面引导，而是强制把他带离原来的社交圈，这不仅不利于孩子性格的
正面塑造，更束缚了他的交际能力，滋生和放大了叛逆期的负面心理。”

教训十分惨痛，天下父母应引以为戒，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。 】

【


